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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二环内的一个胡同，一条挤满饭
馆、发廊、食杂店的逼仄街巷里，坐落着孟学农
的新单位，门前挂牌“国家档案局”和“中央党校
中央直属机关分校”。据门卫描述，孟学农到这
里工作已一月有余，这段时间，“他很忙的”。

在过去的五六年间，孟学农先后担任过北
京市市长和山西省省长，加上“代理”主政时间，
分别在两个岗位上工作了93天和377天。

大风大浪，于 2008年 9月他第二次去职时
终止。此后，孟学农把家从山西迁回北京的老
房子——二环边的一个小区里，他在此已经住了
20年。

一年多的赋闲让孟学农远离公众视野，媒
体的采访要求也均被他婉拒。他的妻子说，他
就是想踏踏实实过几天老百姓的日子，这也遂
了她的意，“不想折腾了”。

小区里的居民见证了孟学农的“老百姓”生

活。年过50的类颜学在小区里做保洁工作，平
时只顾闷头扫地，很少跟人搭腔，但有时孟学农
会主动跟他打打招呼，也不特别说些什么。

“就是小区挺干净，他觉得挺不错的，跟你
说谢谢啊什么的，笑一笑。”类颜学说。

对孟学农的经历，小区里的社工们也会有些
欷觑和不平，“有些事能怨他吗？”但类颜学没想那
么多，在他看来，孟学农跟普通人还是有点不一样，

“挺有那个(当官的)气派”，但“人看起来挺和气”。
和气，也是采访过孟学农的《南方周末》记

者马昌博的印象。马昌博回忆，一次全国两会
的小组讨论会上，孟学农被人抢话，他就等“别
人说完，再笑呵呵地继续说”；每次参与小组讨
论，孟学农到场都比较早，“小组有一半人到的
时候他就已经到了。”这跟官场上“职位最高者，
一般情况下不会迟到也不会早到，都会卡着点
到”的惯例有所不同，“感觉架子不大”。

孟学农赋闲这一年
散步 爬山 做个普通人

如果不是媒体敏锐，孟学农的这次复出，可能真将如他的新单位一样，朴素、低调。但1月24
日那条新华社的报道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报道了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内容之后，
于结尾处，轻描淡写地提到：“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

由此，这位曾因2003年防治SARS、2008年山西临汾特大矿难，两度去职的部级高官再次履
新。刻意的低调让人们无法知道他复出的确切时间，但毫无疑问，与共和国同龄的孟学农，还有
5年就要退休，以往的大起大落，如今在这个被认为“相对安全”的位置上恐怕不会再被复制。

过普通百姓生活，这是
孟学农在赋闲期间的愿望，
但平静生活之下，是否也激
荡着人们难以察觉的内心
波澜。 ——编者说

通过媒体来公开表露自己心愿，在孟学
农来说，这不是首次。2008 年 1 月 4 日，《山
西日报》头版发表孟亲自撰写的长文《感知山
西》，全文 11000多字，是他入晋后 4个月的调
研成果。

“他让全省老百姓、干部都知道这个规
划，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孟学农的妻
子说道。

这篇长文的开头，他说：“我是怀着敬仰、
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踏上这片土地的。”文
章的结尾，他借郑板桥的诗句抒发胸臆：“‘衙
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此自勉。”

《山西日报》记者杨珏曾在手记中记录
了他跟随孟学农到基层调研考察的见闻、感
受：“……9月1日13时，省政府会务处电话通
知，‘一小时后梅山会议厅前出发，跟随孟省长
调研。’去哪里？多长时间？内容是什么？这
些问题会务处也不得而知。一行9人，两辆吉
普车，组成了这支有点‘寒酸’的调研队伍。进
入安泽境内，四周一片安静，没有前来迎接的
当地领导，没有簇拥的人群……安静完全取代

了喧嚣。在县城，省长随意走在马路上，与便
利店、水果摊的主人攀谈，与行人拉家常，了解
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情况。”

杨珏没有想到，他所记录的这一幕，是
孟学农在山西省省长岗位上的最后一次基
层调研。

如今，距孟学农卸任山西省长已近一年半
时间，据他的家人透露，他在2009年底前就已
经恢复工作，至此结束了其赋闲生活。

对这一年来的状况，孟学农不愿对媒体
讲述。在其妻子短信回复记者采访邀约时，
说道：“他这一年感到，‘得未必是好事，失也
未必是坏事，随遇而安，随缘而行’，离开喧
嚣和浮华，过平静、简单、快乐的生活，心里很
踏实，由衷地感到轻松和释然。他不愿意再有
别的波澜，希望你的理解，这也是我们家人的
心愿，谢谢你。”

他的妻子还告诉记者：“他有一句话说
‘历史愈久远愈清晰’，有些东西不要去再争
辩什么，表白什么，没有必要，自己做了，自
己承担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们很坦
然，很快乐。” 据《中国新闻周刊》

但随后一首诗的发表，却让外界有理由相
信，孟学农的内心也许并不像他家人讲述的那
样平静。

2009年6月的一天，他作了一首诗来抒发
自己的感受。后来，这首名为《心在哪里安放》
的诗歌最终发表在7月7日出版的《文化周刊》
上。作为省部级官员在媒体上发表诗文以抒
情言志，极为罕见。

“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
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
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

显然，告别已达 9个月之久的山西，在孟

的心里，并未真正告别。
“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

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
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这句流传
甚广的诗句，被认为是孟性情和心情的典型抒
发。

诗中 4 次“心在哪里安放”的追问及 5 次
“我多想多想”的倾诉让人感受到更多言外情
感。

“他就是想说，作为党的干部，心里应该装
着人民，他就是想抒发这么一种情感，却不知
怎么去释放。”孟学农的妻子解释。

外人无法了解和气的孟学农这一年多来是
否真的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小区里的居民
常会看到孟学农在楼下散步，有时一个人，有时
和他的妻子一起，在旁边停满车辆的一条小径
上，他来回走，步速很快。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在小区居民眼里，孟
学农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穿着很普通的夹
克衫，灰色，带拉锁的，戴个帽子。”有居民说。

徒步是孟学农爱好的运动。“以前(没去山
西前)在北京，我们一到周末就背着包到处走。”
孟学农的妻子这样解释。赋闲这一年，孟学农
显然继续着这种运动。2009年 3月，户外运动
爱好者赵牧在一次爬野长城的徒步活动中，曾
偶遇孟学农。

赵牧试探性地问他：您现在在做什么呢？没
想到，孟学农很有幽默感地说：现在全球金融海

啸，我也加入了“失业大军”，赋闲在家呢。在交谈
中，孟学农也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过往的“自我辩
护”，比如在说到非典时的瞒报问题，他说“北京市
在信息收集、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疏漏，
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比如说，北
京有众多医院，但并不都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在当
时的体制下，北京市只能是如实汇报自己管辖范
围内能掌握的数字。我不明白那些记者根据什么
这样说（指有报道说孟“因瞒报SARS疫情丢掉了
北京市市长的职务”——编者注）？

但当赵牧问起“是否要辩解”时，孟的回答是：
“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他们写些东
西也挺不容易的，现在都在讲和谐，理解万岁吧。
除了这次户外偶遇，媒体很少能接触到孟学农本
人。他的家人转达他的愿望，只说“能做就多做点
工作，没条件没机会，就平静地过生活”。

一首诗泄露了他极不平静的情怀

“自己做了，自己承担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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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不要去再争辩
什么，表白什么，没有必要，
自己做了，自己承担了，问心
无愧，就可以了。

我们很坦然，很快乐。


